
隐若现的影子，等待它露出水面那一刻，那张自然微笑的

脸。周佳俊去得不晚，早上8:30便到了江边守候，不敢离

开进食，生怕错过那仅有的一瞬间，于是只能守在相机边

喝水，即便如此，等到近中午的时候，仍是未能有一张满意

的照片。“要么只有尾巴，要么只有背，一张满意的照片都

没有。此时已经快要下午1点了，也有点沮丧，本来想要放

弃，离开去吃点东西。哪知此时，又听见守在江边的朋友在

喊‘又有一波江豚靠近岸边了’，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再等

一等，于是又重新做好拍摄准备，更巧的是，居然真的拍到

了江豚出水的照片。那时激动的心情，真是没有办法用语

言表达的。”

虽然周佳俊的经历从来不像教科书一样中规中矩，但

谈到未来的人生目标，回答倒有些出乎意料：“未来，如果我

不再从事野外生物探寻的相关工作，也许我会投身于自然

教育中。带孩子去接触自然，让他们去接触自然界美丽的物

种，增加生物学的知识，体验野外的运动与生态摄影。”

不过对周佳俊来说，回归平淡的日子，可能还很远，毕

竟他还未去梦想中的加拉帕戈斯群岛，看海鬣蜥，拍摄世

界最大的陆龟，下海去看双髻鲨。

此间万物有生灵
【文/董群力   图/受访者提供】

小时候，最爱看的节目是《动物世界》，伴随着旁白富有

磁性的声音，电视的那一头就好像是一个平行世界，动物的

繁衍、生长、离家、迁徙，有着自己的铁则，人类只能窥探记

录，却不能干涉打扰。周佳俊，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从18

岁，独自一人踏上云南寻找滇南疣螈的旅途，如今算来，已近

十年。十年来的时光，爬过不少山，涉过不少水，连辛苦受伤

都成为习惯，却只为探寻到那些原生态的山河湖海间，奇妙

而美丽的生灵。

不走寻常路

联系到周佳俊的那一天，他说在山中，正在做“本底调

查”，而此次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在建自然保护区之前，清楚

了解这一地区的生物状况。本底调查被分为鱼类调查和兽

类调查两部分，兽类调查主要依靠红外线相机，通过感应动

物的体温，从而拍下动物活动的照片。设置红外线相机，则

颇费一番功夫，野猪、猕猴、豹猫，无论是何种动物，只要经

过，便会留下痕迹，这痕迹可以是脚印，可以是粪便，动物痕

迹越多，意味着能见到动物的概率更高，在此处设下红外线

摄像机，才更容易拍摄到动物真实的面貌。可是动物天性畏

人，想要在平日人行的坦途中，寻找到动物的踪迹，只能是

无用功。动物的痕迹，还要到动物的世界中去找寻。于是，周

佳俊一行人，便跟随着熟悉当地山林环境的护卫员，钻入深

山丛林中，寻找大型兽类的踪迹。山路崎岖，已是可以预见

到的困难，然而最难熬的，恐怕还是昆虫的叮咬：“山路难走

已经是小事，在山中碰见最多的是蚂蝗，我们不少队员都被

蚂蝗叮咬了，血流不止，景象非常可怕。而且，我们进山通常

是在夏季，还会碰见马蜂、胡蜂，我们基本上每个人都被蛰

了。但是没有办法，野兽们也怕人，不会走寻常路，我们也只

好不走寻常路。”

最初走上野外探寻生物道路的初衷，倒是再寻常不过

了。虽然自小亦是生活在城市中，但是过去的城市与如今的

城市，仍旧有着大大的不同。有些城市的周边，仍有大片大片

的农田，农人还在农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田一旁，还

有鱼塘。稍长一些的人，口中的童年与如今孩童的志趣截

然不同。夏天上树捕蝉，用纸剪成蝴蝶的形状，通过线绑

在一根木枝上，一边跑，风吹起纸片，有时连蝴蝶都辨不清

端天气，有时遇上台风，原定的道路因塌方而堵塞，此时就不

得不重新寻找一条难走而未知的新路。这时不仅要敢于不走

寻常路，还要敢于另辟新径，需要有非凡的胆量。

被问及最初去野外是否会害怕时，周佳俊只是笑称

自己的神经比较大条，去野外不太会害怕。较早的探寻经

历，还要追溯到2007年，18岁，高中刚毕业，契机则是从网

络上看见的一张蝾螈照片，而见到的第一眼，周佳俊便判

断，照片上的蝾螈是从未被发表过的新物种。于是，正在四

川成都进行毕业旅行的周佳俊，独自一人从成都坐火车前往

昆明，又在昆明转了大巴，几经周转，才终于到达了云南个旧

市，据说，照片上的蝾螈曾在此出没，可是谁都没有把握，这

次的旅程会不会有一个完满的结果。到达个旧市后，周佳俊

便拿着网上的蝾螈照片，四下打听，有人提供线索，说个旧

市的城边有一座山，那座山离城区大约是三四公里，在那座

山上见过类似图片上的蝾螈。找到线索后，很是兴奋的周佳

俊，当日晚上，便只身从宾馆出发，爬上了那座据说看见了蝾

螈的山。“那时候胆子很大，什么都不去想，好在一路上遇见

的人，都很热情地帮助了我。更幸运的是，我上了山之后，一

下就找到了图片中的蝾螈，而且经过鉴定和研究，这的确是

一个新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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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跟在孩子的身后翩翩起舞。对那时的孩子来说，自然

的野趣是天然的游乐场。“我小时候住的地方，每年发洪水

时，就会有鱼虾冲到家门口和自己家的院子里，我经常在自

家的院子里抓鱼。”不知是否因此，世间的生灵虽然万千，但

周佳俊却更偏爱鱼类和两栖类。虽然喜爱生物，小时候的

宠物是鱼，不过如今周佳俊却很少养宠物，因为要走更远的

路，见识更多自然的物种。

不走寻常路，似乎已经成为了周佳俊野外生物探寻的日

常。山路不经开发，泥泞潮湿，且不论步行不易，寸步难行，即

便是开车，也可能陷入意想不到的麻烦中，最危险的一次，大

概是在去往拍摄川南疣螈的路上。川南疣螈生活的山区，用

周佳俊的话来说，是一片“穷山恶水”，只有山路，山路的一侧

是树木。最初是与友人开车前往，不料车却在半路抛了锚，陷

入山路一侧的树木丛中，此时从树丛中望出去，才知道树木之

外便是悬崖。想要继续向上走，车却不论如何发动不起来，想

要下山，另一侧却是悬崖，这上不去又下不来的景象维持了许

久，才遇见正巧路过此处的当地彝族人，合力之下，终于将汽

车从悬崖边抬了上来。幸而最终，虽然有惊，但却无险，还如愿

拍摄到了蝾螈在水下配对的照片。这样的小插曲，周佳俊经

历了不少。野外生物探寻，往往在夏季，浙江临海，更易遭极

有花开奇景，就有吸血蚂蝗

野外生物探寻，大约总是伴随着一部大大小小的受

伤史。被茅草割伤，被昆虫叮咬，已经习以为常。较为严重

的一次，是在溪流中探寻生物时，因溪流湿滑，而不慎摔

伤，虽然只是皮外伤，但伤口的触目惊心却让家人担心。虽

然之前，曾有只身赴云南的奇遇，不过如果让周佳俊再

次选择，答案或许会略有不同：“前期就要将风险降到最

低，不要刻意地去增加野外探寻的危险性。野外探寻不是

冒险，最重要的是要注意安全。”

夜间探寻，最容易遇到的生物是毒蛇，但除了眼镜王

蛇之外，多数的毒蛇并不会主动攻击。蛇遇见人类，通常

会有两种反应，一是逃跑，二是隐蔽，因此在水边进行生

物探寻就要换上厚实的高帮雨靴，下脚的时候更要分外

谨慎，不要在无意间踩到了隐蔽处的毒蛇。食物和水要充

足，要带好信号良好的定位设备。这些条条框框似乎让生

物探寻少了几分“野性”的色彩，但是生物探寻的奇遇却不

会因此就终止。

杭州周边的山头，周佳俊几乎都已不陌生，其他的地

方也去了许多，最远的旅程到过西藏。去往西藏的旅程很

野外探寻不是一场华丽的冒险

Q：有时会看到一些非常厉害的达人，只要看一

眼照片就能知道生物的物种、名称，你在生活中也能

非常准确地就说出生物的名称吗？

A：每一个人识别生物的能力，取决于他熟悉的

生物类群。如果对一个类群非常熟悉，那么就可以

比较轻松地鉴定这个类群中的生物。我自己是对中

国原产的淡水鱼，还有有尾两栖类非常感兴趣，那

么只要照片能够体现它的特征，基本可以一眼看出

它是什么东西。但是如果是个人不熟悉的类群，实

际上还是要依靠大家的互相帮助，才能鉴定一样生

物。一个人所涵盖的信息量不可能如此巨大。

Q：时常在电视节目上，看到野外求生类的节

目，观众都会觉得很猎奇，很新鲜。那么在你的野外

探寻过程中，会有类似的经历吗？

A：电视节目还是为了追求一定的节目效果。我

认为真实的野外探寻，不应当是纯粹抱着冒险的目

的去的，而是去野外之前，应当把有可能遇到的意

外都要考虑进去。如果害怕迷路，就要准备一个电

量充足，信号量好的GPS定位仪器。另外还要考虑

到，在野外的时候，会不会遇到极端天气，会不会遇

到下雨，要准备好摄影器材的防水设备和雨具。如

果进山会遇见降温，就要带好保暖的衣物。食物和

水都要准备充足。如果山中有可以饮用的水源，也

要准备好过滤设备。前期就要将风险降到最低，不

要刻意地去增加野外探寻的危险性。从前，我也试

过一个人去野外探寻，现在，我基本不会这样做，去

野外一定要有伙伴同行。野外探寻不是冒险，最重

要的是注意安全。

Q：野外探寻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什么？

A：通过野外探寻，我的人生目标得以实现，譬

如我可以拍摄到，我一直想要拍摄的动物。因为野

外探寻，我也增长了许多专业性的知识，在其他的

领域也可以有所发挥。未来，如果我不再从事野外

生物探寻的相关工作，也许我会投身于自然教育

中。带孩子去接触自然，让他们去接触自然界美丽

的物种，增加生物学的知识，体验野外的运动与生

态摄影。让孩子们能树立生态观、世界观的同时，也

能够体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快乐，这也是我自己

的人生目标。

生活周刊×周佳俊Qa

不轻松，虽然并没有严重的高原反应，但是缺氧的症状仍

然明显。要前往目的地墨脱，还要经过雅鲁藏布江上一条

险峻的道路，这条路常常塌方，一次只能走一辆汽车，稍不

留神，汽车还可能掉入雅鲁藏布江中。不过即便如此，西藏

墨脱仍然是生物探寻者们的朝圣之地，世界上几乎没有一

处，能比此处的垂直生物多样性更为丰富。这里的神奇，全

来源于青藏高原的隆起，将印度洋的暖流阻隔在外，于是

形成了山上冰川，山下花开的奇景。虽然山上温度奇低，还

伴有大风，常常吹得脸上的皮肤都开裂了，到了山下却又潮

湿闷热，还有比一般山林中更厉害的山蚂蝗，就连穿长袖

还是穿短袖都成了一个问题。但是周佳俊回忆起墨脱之旅

时却说道：“去西藏真的很让人惊叹。山顶上是冰川，从山

顶往下望去，能看见野生杜鹃花花海，往山下是成片的针

叶林、阔叶林，雅鲁藏布江河谷全是石斛兰，再往下是遮天

蔽日的热带雨林，我们在林中阴暗的小路中穿行，身边是各

种各样的植物，正在开花，而我们的身上都是山蚂蝗。”这

番描述，只怕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堪称奇景。也许野外

生物探寻就是如此，花开与蚂蝗并存，痛苦并快乐着。

等待，只为微笑一瞬间

野外生物探寻作为工作，已经占据了周佳俊生活中的

三成时间以上，不过作为兴趣，仍然愿意为其花费更多的

时间。周佳俊不仅喜欢探寻生物，同样，也喜欢记录它们最

美的瞬间。不少人都认为拍摄动物，有时比拍摄人更难，因

为动物不会等待，错过了一瞬，就可能错过了永远。不过掌

握动物的习性却可能对野外生物拍摄有益。譬如拍鸟类的

时候，就要事先了解鸟类的活动时间、觅食习惯，然后穿上

迷彩服，或是在鸟类的觅食处周围搭上一顶迷彩帐篷，就

更容易拍到鸟类的照片。蛇和蛙，是比较容易接近的，而水

下拍鱼，则需要一些手段，用些饵料，等待它游过来。这些

知识，可以通过查阅地方的动物志、专业的图鉴获得，当然

也可以通过网络，但是最直接的方式往往是实践。

不过，做足了功课，仍有可能会错过。今年的春天，周

佳俊曾与朋友一同前往南京的中山码头拍摄江豚的照

片。江豚不似海豚，它不会跃出水面，唯一清楚拍到它的

画面只有一瞬，便是它在水面露背，换气的时候。最完美

的画面，是江豚将头探出水面，此时，它的表情就好像是

在微笑。为了这一个微笑，几乎所有人，都挤在江边，拿着

长焦镜头，目不转睛地对着水面，等待江豚接近水面时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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